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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摘

蓼花鼎罐
□邓湘子

春天苹果树开花的时候，果园里像飘浮着粉
红色的雾。

有一棵苹果树在果园的边缘，和大家一起开
花。但是，苹果花不是一分钟内一起盛开的，比
如说，东东就比娟娟迟开了一天。东东打开了粉
白色的花瓣时，幼兽睁开眼睛一样看清楚了眼前
的世界，他看到了树冠顶上粉红色的娟娟开得真
是璀璨——

“她真美！”
是的，娟娟开在树冠的树梢上，因为光线最

先照到，她提前盛开，花朵已经很大了。
东东每天抬头看娟娟几次，看不够似的。
可再怎么美丽的花也得调谢，苹果树也不例

外。
花落后，很小的绿苹果长了出来。东东长在

树冠底部那根枝条上，是那根树枝惟一的苹果。
层层横斜的树枝叠压在他上面。娟娟在树冠最顶
上，和3个苹果挤在一簇叶子上，夜里，不仅她
们磨牙打喷嚏的声响常常弄醒她，白天，她还要
忍受她们琐碎地说长道短。另两个苹果总是关心
美容和减肥。一个苹果发胖不是更可爱吗？娟娟
不懂她们到底要干什么。

东东感到寂寞时，就抬头喊一声：“娟娟！”
娟娟听到东东喊，就低头笑了，他叫她，她

感到幸福。
“你看见北斗星了吗？”东东问。
“是的，就在我头顶上方。”娟娟回答。
“如果我也能看见，会多么幸运啊！”
“我可以给你描述，东东，北斗星分布在夜

空，像鸟翅展开一样美。”
在深深的子夜，东东也能听到娟娟说话。
然而，夏天时，糟糕的一天来了，有一条牙

齿锋利的虫子，咬破了娟娟的皮肤，啃掉了娟娟
很大一块果肉。娟娟痛得哭了……

东东在下面除了焦急，别的什么都做不了。
一个苹果帮不上另一个苹果什么忙。

“你很痛苦，对吗？”
“也不完全是，痛苦是在心里发生的事情，

这条该死的虫子，只是伤了我的皮肉而已，但
我——很丑了。”娟娟坚强地说。

最艰难的是，疼痛消失后，让伤口愈合。连
续的雨天，如果伤口溃烂扩大，谁能保证她不从
枝头上跌落下去呢？那样的话，她的一生就什么
都完了。因此，娟娟一边接受雨水洗涤伤口，一
边内心祈祷阳光快出来。

太阳光温暖地照在树冠上。娟娟在枝头快乐
地随风旋转着，跳舞一样，接收更多的光线进入
身体里。终于，她的伤口结疤了。

“东东，我很难看了，对吗？”

东东心里一阵难过……
但他说：“在我眼里，娟娟仍然最美。”
到深秋了，这时的苹果们急着让自己变红，

体现香甜的颜色。娟娟和她旁边的苹果很快就都
晒得红彤彤的。红彤彤的娟娟也还是有一个干巴
了的伤痕。

东东却没有变红，大部分的身体还是绿绿
的，好像秋天不理他。这是由于他在树冠最底部
的枝条上，有许多叶子遮住了光线。东东有点儿
忧愁了。

“娟娟！”
东东轻轻叫着红彤彤的娟娟，他的忧愁，也

会成为娟娟的忧愁？
是的，娟娟看着东东，心头泛起了不安……

但是，娟娟的忧愁更为深沉。
她要首先掉落到地上！那，也许就是永别。

“东东，你要坚持到底，让自己变红，变
甜。”

一天夜晚，娟娟从枝头上咚的一声落下
了——

她掉入苹果树下冰凉的草丛里。
东东焦急地喊起来：“天啊，娟娟！没有你

在树冠，这儿又有什么意思呢？”
可娟娟已听不到苹果树上的任何声音了。

哦，一个苹果留不住另一个苹果！
娟娟绝望地躺在草丛里，忍受死亡般的寂

静。
然而，大地深处响起了咚咚咚的鼓声，仿佛

心脏在胸腔里一样跳动着，节奏有致。在草丛里
静静安卧的娟娟忽然听得分明。大地的心跳！苹
果树的树根离自己是那样切近，她好像幸运地重
返童年——

树上的东东，孤单地忍受越来越冷的秋风。
苹果树上只剩下他在树冠上了。东东记住了娟娟
的话，让自己耐心地坚持，等待变红、变甜……

有一天中午，在东东的内心，猛然充溢起了
蜜一样的滋味，顷刻，他觉得自己散发出了美妙
的香气……

就在这时，风吹了过来——
“咚”的一声，他也掉落在树下的草丛里！
东东和娟娟又在一起了。
在苹果树下，他们一起听着大地如鼓的心

跳，果园里风徐徐吹着，无需再担心分离和危
险。他们甜美的爱，也像北斗七星一样夜夜闪
亮。

紫色的小花

一棵墨绿色叶子的小草长了出来。她长在乌
拉草身边。

乌拉草也叫羊胡草，好像一把山羊的胡须从
山坡冒出来，在紫紫村的山上。

春天过去了。这墨绿色的小草已经有了好几
片叶子，婀娜地挺拔在乌拉草旁边，而且抽出了
自己的花蕾，像举着一个小小的奶白色灯笼。

夏天的蝉鸣，嘹亮振动在北方升腾的热空气
中……

奶白色的小灯笼打开了，成为色彩浓烈的一
朵花。

“你现在才开花呀？”乌拉草问她。

山坡上的小植物们早已纷纷开过花了。她却
一直没有动静。这棵刚刚开花的草本小植物叫桔
梗。

“哦，但是说真的，你开出的花真棒！”乌拉
草感慨道。

桔梗在夏季绽开了花朵，桔梗花是紫颜色
的。

山坡上的花诸多色彩，淡粉色、深红色、浅
蓝色、黄色、灰蓝色……都很好看。

从高处俯瞰，桔梗花像一颗紫色的星星——
五角星。

然而在蝈蝈和蚂蚁仰头看来，桔梗花却是紫
色的大钟，随风歌唱……

秋天来了。草木们都在奉献出它们的果实。
“你能给大家什么样的果实呢？一种紫颜色

浆果？”乌拉草问桔梗。
乌拉草这时浑身已经呈现暖洋洋的颜色了，

是太阳给它的色泽。乌拉草开始等待一把镰刀来
收割他。那么，他就可以到达一双鞋子里，给寒
冷的脚保暖。北方的冬季到处都是冰凌，人出门
如果穿上有乌拉草的棉鞋，他们的脚就可以快乐
得像一对儿小野猪。

“你的紫颜色也并不那么难看。”他安慰桔
梗。

“谢谢你。”桔梗害羞了。
但她忽然有了勇气，对乌拉草说：“春天，

我听到滚滚的雷声；夏天，我看见奔跑的太阳，
对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我都非常敏感，可是，我
的花……”桔梗有点儿难过的样子。

“你也会有自己美丽的果实。”乌拉草更想安
慰桔梗了。

乌拉草说的不错。
尽管桔梗花没变成美丽的紫色浆果。可是，

她的脚下已经悄悄地结实了白白胖胖的根系。桔
梗的根系也叫桔梗，会被人类制成中草药。

桔梗花迎风摇曳她那紫颜色的星状花儿，像
发出清脆铃声的圣诞铃铛……

小小的紫色花儿，又像小喇叭与深蓝夜空上

的星辰彼此呼应着，就连飞舞的天使也振动透明
的翅膀，遥望山坡上温柔的她……

一片树叶

一只麻雀正在草地上散步，忽然，一片淡红
色的树叶飘落到脚下，麻雀高兴了：

“哦，我捡到了一枚上天给我的叶子！”麻雀
自言自语，“现在，我要想一想这片树叶能做什
么了。”

“在树叶上给远方的布谷鸟写封信吧，她在
山脚下孤零零地叫着，会盼望一封问候她的
信！”可这只麻雀找不到邮递员肯送信，理由很
简单：都什么年代了，还用树叶写信？太老土
了！

“我给蜗牛制一个树叶书签吧。蜗牛喜欢看
书，但他的阅读速度太快了，一个下午读完100
页，再拿起书不知读到了哪一页。”然而深秋
了，蜗牛早已藏起自己，麻雀找不到他在哪里。

麻雀只好叼着这片树叶回家。
夜里入睡，麻雀梦见这片树叶在海面上像一

只小红船，船上装着谷物，要去往非洲……醒
来，麻雀一下子找到了树叶的用途：

“哈，沙漠上的非洲孩子最希望一片树叶出
现了！”

麻雀马上飞往码头。她找到了身强力壮的海
鸥，恳求他：“亲爱的伯伯，您能否把这片树叶
带到非洲港口？”

海鸥在海上到处旅行，差不多去过世界上所
有的港口。但是，他不会嘴里叼着一片树叶登
陆。他拒绝了麻雀：“如果按照你的想法做，我
会让所有船员取笑我的，一片树叶是很没用的东
西。”

麻雀只好带着树叶回到草地上。
她发呆地想着：“难道我不能用一片树叶带

给他人一点儿欢乐和幸福吗？”
大树听到了麻雀的话，摇着高高的树冠，哈

哈大笑，说：“小家伙，别到处乱跑，折腾这片
树叶了！请你把树叶放回到我的脚下吧，不必再
为它浪费精力。我告诉你，那是我还给母亲大地
的一件礼物，为了报答她让我成长起来。”

麻雀登时羞红了脸！她惭愧自己一脑子的想
法，却反而帮了倒忙。

大树却又说：“噢，小邻居，我也要谢谢
你！是你，给这片树叶带来了更多爱的气息，这
正是我想给大地的最重要的东西。你看，这片树
叶因为你，它已经更美了！”

麻雀脸上露出了笑容。她放下树叶，心情轻
松地走回了家。

■短篇童话

从洞口透下的光一点点暗淡下去。安生拿出
小刀，在洞壁上划了一个“丁”字。他对端午说：“这
是我们在洞里过的第二天了。”

洞里慢慢地变成漆黑一片。大地在他们的头
顶，关闭了那扇带给他们希望和想象的天窗。

“没人听到我们的喊声，我们会死在这里的。”
端午担心地说。

“不会的，我们还有糍粑，能挺很多天。”安生
安慰着他。

他们不去生火，安生说过，剩下的那点柴枝，
要留到最需要的时候。

洞里没有一丝风，夜深的时候水汽浓重，又冷
又湿。巨大的寂静里，他们闻着浓重的水腥味，想
着如何才能走出去，怎么也睡不着了。

两个人躺在硬硬的石头上，互相抱着对方的
脚取暖。

又一天来临了，两个人却昏沉沉的，因为心情
越来越复杂，夜里没有睡好。

安生从包袱里取出糍粑，一人一个，慢慢
地啃。

安生说：“我们要分配好糍粑，每个人每天只
能吃两个。还要分配好时间，隔一阵就喊10声，要
一齐喊，让声音大一些。”

他希望在洞里坚持得更久一些。端午懂了，点
了点头。

他们渴了，就捧了潭里的水喝。可是，漫长
的一天又过去了，外面仍然没有人听到他们的喊
叫声。

他们躺在硬硬的石头上，心事重重的，睡不
好。有时候端午睡着了，安生还醒着。有时候安生
睡着了，端午是醒着的。有时候他们都醒着，却不
想说话。走不出洞去的恐惧像一块巨大的岩石，压
在他们的心上。

安生在黑暗中撑起身子坐了起来，说：“端午，
反正睡不着，我们来说故事吧。”

黑暗中没有应答的声音。安生知道，端午是醒
的，只是不想说话。

“端午，我给你讲我的故事吧。”安生冷静地说。
“嗯。”端午轻轻地应了一声。
“我爸爸，还有我妈妈，是在我身边死去的。”

安生缓缓地说，“我家在长沙的乡下，离城里有30
多里路。日本鬼子第一次打到我们那里，我还小，
是爸爸妈妈轮流背着我，逃到了浏阳的大山里。日
本鬼子被打退了，我们回到家，听说长沙城被大火
烧掉了，烧了五天五夜。”

端午慢慢地坐了起来。
“过了两年，日本鬼子第二次打到长沙。鬼子

兵要攻进长沙城，我们那个村子成了他们要经过
的路线。炮火在夜里打过来，把我们家的房子炸倒
了，我爸爸被炸死了，我妈妈趴在我的身上，救了
我的命。”

端午拉起安生的手，他不知道是自己的手在
抖，还是安生的手在抖。

“邻居大伯把我从我妈的怀里拉出来，带着我
躲到一座石桥下。我的身上满是血。我吓傻了，以
为自己也要死了。我其实没受伤，衣服上的血是妈
妈的血。”

安生停止了说话，他说不下去了。过了一阵，
他又接着说。

“后来，我叔叔找到了我。他在第一师范读书，
还没毕业呢。他带着我逃到了湘潭，日本鬼子又打
来了，我们就逃到邵阳。我叔叔在文昌小学教书，
让我也在学校读书。我在那里读了一年，学校办不
下去了。我叔叔当不成老师，就给人挑水、打短工。
前不久，他给人挑了盐，去洪江了。我要去洪江找
他。”

安生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他有一个
待他很好的叔叔。

“安生，我也没有爸爸妈妈。”端午对安生说。

安生听了，吃了一惊，安静地听端午说话。
“我家住在陈家湾，那是个小山村。我爷爷和

我爸爸在村口开了一家造纸坊。”端午说，“你知道
土纸吗？逢年过节，在上面凿了铁钱印，敬祖宗、敬
神，都烧那种纸。”

“那种黄纸啊，我见过。”安生说。
“土纸造好了，要挑着出门去卖。”端午说，“我

两岁那年，快过中秋节了，我爸爸挑着一挑土纸出
门去了。中秋节，家家户户要烧纸的。可是，我爸爸
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也没回来吗？”
“一直没有回来。”端午说，“有人说，他被土匪

抢了钱，人也被杀了。也有人说，他被拉了壮丁，刚
拉到打仗的地方，被枪子打死了。爷爷挑了纸，一
路卖纸，一路打听，出门好多次，都没找到我爸爸
的下落。”

端午语气沉重起来，停了一停，说：“不见爸爸
人回家，也不见他捎信回来。那时候，我妈妈肚子
里怀上了，心里担心，生了重病，遇上难产，也死
了。”

安生听得心里沉重起来，为端午失去爸爸妈
妈感到伤心。

端午吸着鼻子，说：“家里就剩下我、爷爷，还
有我姑姑。有人来家里给姑姑说媒，姑姑不愿意嫁
出去，她要把我带大。姑姑的婚事拖了好多年，姑
姑已经二十五六岁了，可是姑姑不愿意嫁出去。”

“你姑姑，她对你真好。”安生说。
“大前年冬天，有个过路的人，走到陈家湾时，

已经天黑了。”
“他走到你家里了？”安生猜测道。
“他走到村口的造纸坊，我爷爷正在那里做

事。他问我爷爷，能不能找一户人家，让他住一
晚。”

“你爷爷让他住到你家里了？”
“嗯，我爷爷经常挑着土纸出门去卖，知道出

门在外不容易，对陌生人特别热情，就留他住下
了。”端午说，“那天晚上，他和我爷爷喝着米酒，说
了很多话。他对我爷爷的造纸坊特别感兴趣，第二
天就没走，一连住了 3天。他帮我爷爷踩纸浆、起
纸、焙纸。爷爷说，他是做工夫的一把好手，造纸的
那些活，他没做过，可是一学就会了。”

“你爷爷看中他了。”安生说，“他后来成了你
姑父？”

“你猜对了。不过，先是我姑父看中我姑姑的。
他对我说，我姑姑做的菜特别好吃。”端午说。

“哎——”两个人舒了一口气，心里轻松了许
多。他们的脑子里，浮起美好的回想和想象。

“我们山里的男人，腰上都习惯扎一条汗巾。”
端午接着说，“我姑父腰间扎的汗巾里，插着一支
短短的笛子，叫乌铁笛。那是他用做鼎罐的乌铁铸
造的。他要离开我们家的那天，大清早，他就起床
了，在我家菜园的篱笆边吹笛子。”

“那笛子很沉吧？吹出的声音好听吗？”安
生问。

“笛子很沉，可是吹出来的曲子，特别好听。我
姑姑在火塘里做饭，听着笛子吹出的曲子，忘记撤
柴火，鼎罐里的饭被烧出焦味了。”端午停了一下，

“过了十多天，我姑父挑着一对鼎罐，又到我家里
来了。”

“他挑着自己做的鼎罐，来提亲了。是不是？”
安生问。

“是啊，他可不找媒婆，直接对我爷爷说，他已

经快30岁了，以前只想做出好鼎罐，东奔西跑，拜
师学艺，对成家没有兴趣，没少挨他父母骂。这一
次，他找到了中意的人，想成家了。”

“哦，你姑父，他是很特别的人。”安生说。
“我姑父和姑姑成家后，姑父特地做了一个铁

铸的印章，”端午说，“他做的每个鼎罐，刚浇铸出
来，铁水还没冷却，就在鼎罐的一只耳朵上烙出一
朵很好看的蓼花。”

“是因为你们这里的河叫蓼河吗？我看到河边
长了许多蓼草，我们那里也有这种草，到了夏天就
开出细碎的红花来了。”安生说。

“才不是呢，我告诉你，蓼花是我姑姑的名字，
我姑父做的鼎罐，才叫蓼花鼎罐。”端午说。

“哦，蓼花，是你姑姑的名字，真有意思啊。”安
生轻轻地说。

他们不再说话了。他们躺到石板上，一会儿就
睡熟了。

一天夜里，他们被流水声闹醒了。倾听了一
会，知道水是从洞口流下来的。水流不是很大，落
在潭水里却很响。

外面正下着雨。
洞里充满了水雾，洞壁上湿漉漉的。两个人都

冷得打起喷嚏来。
安生从怀里摸出装了火柴的油纸包，他说：

“我还有 5根火柴。”他去生火，剩下的那点柴火，
燃起了火苗。他们坐在火堆旁边，烤了糍粑吃，最
后看着火苗一点点熄灭。

过了一天，外面的雨停了。
洞壁上，安生用小刀子划出了一个“正”字，再

加上一个“一”字。他们在山洞里被困6天了。
他们每个人每天只吃两只糍粑。白天，隔一段

时间对着洞口大喊“救命”。渴了，他们捧脚边的潭
水喝。他们心慌意乱的时候，就讲自己的故事给对
方听。

安生讲自己几年来在逃难路上遇到过的人和
事。人是各种各样的，有心肠特别好的人，有身世
非常可怜的人，有断了脚的乞丐，还有特别有趣的
人，有自私可恨的人，有狡诈骗人的人。

端午讲自己跟着爷爷去卖土纸的事情，讲自
己在陈家湾山村里的朋友，讲山村里闹土匪的事
情，讲自己坐在姑姑的花轿里被抬到武阳街上的
姑父家，讲武阳街上发生的趣事。

两个人轮流讲自己见过、听过的故事。他们要
赶走心里的恐慌，要保住身体的力量，要等来救他
们的人。

这天夜晚，端午做了一串梦。他梦见爷爷和姑
父来救自己了，梦见姑姑生了一个可爱的弟弟，又
梦见一个白胡子仙人骑着一匹长着翅膀的马从洞
口飞进来了。他和安生被白胡子仙人拉到马背上，
长翅膀的马飞出了洞口，飞进了一片辽阔的天空
里。可是，一颗巨大的炮弹打过来了，马拍打着翅
膀拼命地飞，炮弹却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
他被吓醒了。

他把安生叫醒，给他讲自己的梦。他们都睡不
着了，眼看着头顶上的洞口慢慢地明亮起来。

肚子饿起来了，他们小口地咬着糍粑。那么大
的一个糍粑，前两天吃了一个，感到吃饱了，可是
现在吃完一个，肚子还没饱，还想吃。剩下的糍粑
不多了，他们不能多吃了，心里暗暗地更加焦虑。

糍粑吃进肚子里，变成了力气。他们又大声地
叫喊。

第 7 天已经过去大半，他们喊了一阵停下来

时，忽然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声音。那是一个石子从
头顶的洞口落下来，落在潭水里，浅起了一片水花。

“啪”的一声。
那个声音久久地在洞里回响，在他们心中

回响。
他们屏住了呼吸，看着河水在柔光里激起层

层波纹。
安生和端午仔细地看，看到一根绳子从高高

的洞口垂下来，在轻轻地晃动。他们的心快要跳出
胸口了，一定是有人听到他们的声音了。他们惊喜
极了。

奇怪的是，他们等了一阵，没有听到洞口传来
说话声。潭水的波纹平静了，那根绳子还在那里，
洞口上方却没有一丝声息。

“我去看看。”安生脱下衣服，跳进潭水里，游
近去抓住了那根绳子。

他游回来，把绳子递过来。端午接了绳子，用
力一扯，绳子下端系着一块不大的石头。

“也没人说话，就丢下绳子，怕是神仙来救我
们了吧。”端午说。

“肯定有人听到我们的喊声了。这绳子，是军
队里才有的。”安生看绳子是一寸宽的帆布绳，扁
平，崭新，草绿色，他兴奋地说，“肯定是国军听到
了我们的声音，丢下这绳子。”

“他们为什么不说一句话呢？”端午问。
“他们可能不愿意发出声音。”安生想了想，

“他们要悄悄地爬上龙烟山，去打武阳的日本鬼
子，可不能让鬼子发觉了。”

他们心里激动起来，试着扯了扯绳子。绳子在
洞口上方系得很结实。

“有了绳子，现在要靠我们自己爬上去了。”安
生拉着绳子说，“洞口那么高，用双手爬不到顶的，
我教你用脚打步云结。”

他抓住绳子，双手移动着往上攀去。
“人爬到绳子上，腾不出手来打结的，得用脚

打结。”安生抓住绳子，身子到了半空，晃晃荡荡
的。他用左手抓紧绳子，右手把绳子的下端往上
拉，让绳子形成一个弧形，脚踏在绳弧上。

“这样踩上去，不稳当的。你看好了，得用脚打
一个结，帮助身体往上升。”安生双手抓紧绳子，膝
盖弯着，用脚绕着绳子打出一个结，然后把两股绳
绷直、抓紧。他让脚掌套进绳结里，脚伸直了，借助
绳结的支撑让身体上升。

“打好结后，用脚踩在结里，身体往上移动。脚
踩在结里，这样就省力多了。”他说着，又用脚打了

一个结，身体又往上移动了一点。
他从绳子上下来，说：“这是我在体育课上，我

最喜欢的韩老师教的。韩老师说，学一些技能，有
时候能救自己。今天，这步云结真用上了。”

端午走进潭水，水很深，踩不到底。他攀上绳
子，学着打步云结，感到挺吃力。他终于学会了，喘
着气从绳子上下来了。

安生这样安排：端午先爬出洞口，抛下绳子把
两个袋子提上去，他自己最后爬出洞口去。

“爬到半途上，会很累的，一定要挺住，千万不
能掉下来。”安生说，“重新爬上去，你就更没力气
了。我们得吃个糍粑，长点力气。”

“好。”端午说着，接过糍粑啃起来。
准备攀绳了，端午吸了一口气拉着绳子，走进

潭水里去。他抓着绳子，脚套在结里了，双手往上
攀。攀到空中，人晃来晃去，十分吃力。

“手要抓紧，慢慢往上攀。”安生仰着头，看得
心惊肉跳，生怕端午不小心掉下来。

每上升一步，绳子勒得手掌生痛。一只脚套在
绳结里，支撑着全身的重量，脚也特别痛。端午使
出了全部的力气，缓缓地攀上去。

“端午，每一步都要小心，不能大意。”下面传
来安生的声音。

端午顾不上回答，往上一步一步移动。到了高
处，绳子勒在石壁上，要抓住绳子，手指得抠进绳
子背后去，指头被石头磨出血来。他摸索出了一点
经验，用一个手撑着石壁，让身体改变角度，绳子
就从石壁上离开一点点，然后再抓住绳子。

安生望着洞口的光线被端午的身子遮来掩
去，听到他传来沉重的喘息声。他的心都提到嗓子
眼了。

终于，他看到，那个圆圆的洞口被堵塞住了，
过了一会，圆圆的洞口重新变得明亮了。端午已经
拼命爬了上去，安生顿时坐倒在地上。

过了好一阵，绳子被抛下来的一个石头带着，
从洞口垂下来了。安生把两个袋子系在绳子上，用
力地晃了几下绳子。袋子慢慢地升上去，升得很
慢。端午肯定是没有力气了。

当绳子再次被抛下时，安生攀了上去。绳子上
有股浓腥味，在他的鼻翼前浮动。那是端午手上和
脚上磨出的血散发的腥味，安生的眼泪涌了出来。

他用尽力气，爬出了洞口，静静地躺在端午身
边，手脚麻木了。他们再也没有力气说话，更没有
力气动弹，脑子一片空白。

不知道过了多久，端午动了一下，说：“我听到
了鸟叫声。”

安生挣扎着坐起来，说：“我也听到了，很多只
鸟在叫。”

他们发觉自己在一片陡峭的石坡上，对面也
是茫茫山野，不见人影和村落。归巢的鸟儿呼叫着
同伴，天色已经暗下来。他们挣扎着站起来，两个
人变成了野人似的，衣服破成碎片，脸色灰黑，头
发蓬乱，狼狈极了。手和脚被绳子磨破了皮，火辣
辣地疼痛。

“这是在半山腰。”安生说着找出了小刀，从长
绳上割出两节短绳，拿一根把自己的衣服捆扎起
来。端午也照着扎好衣服。

安生爬上去解绳子，它系在离洞口有一丈多
远的一棵老杨公树的树蔸上，被拉得特别紧，怎么
也解不开。他用小刀把绳子割断，放在包袱里背
着，也许还用得着。

陡峭的石瀑上很滑，只能慢慢地往下爬行。脚
踩在地上，痛到心里，嘴里丝丝地吸气。

山顶上忽然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他们吓了
一跳。

他们忍着脚上的疼痛，从石坡上爬下来，互相
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片灌木林。

（《蓼花鼎罐》，邓湘子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2012年12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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